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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期范畴研究的历史

及本文讨论的问题

Heine等在讨论语法化的相关问题时，明确提

出了“反预期标记”（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

这个术语。Heine 的论述被看成语法学中预期研

究的开始。他谈到“共享常态”（shared norms）的

概念，包括说话人所熟悉的世界的常态和规范、说

话人头脑中的常态和规范及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头

脑中的常态和规范。这一定义偏重于常理预期。

Dahl从信息量的角度将信息分为（正）预期信

息、中性信息、反预期信息。中性信息也可以称为

“无预期信息”。反预期信息的信息量最高，因此需

要额外的语言形式对其进行标注。很多语言中都

有专门表示反预期信息的语法手段。反预期的研

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Schwenter & Traugott指

出英语中的替代性结构，如“X in place of Y”“X

rather than Y”，使用的语境是反预期；Traugott通

过讨论英语中的“in fact”来论证反预期标记的形

成。 这一点也极大地影响了汉语研究。

在汉语学界，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吕叔湘已

经使用“预期”来描述汉语的转折复句：“凡是上下

两事不谐和的，即所谓句意背戾的，都属于转折句。

所说不谐和或背戾，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

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周兴志对

“果然、竟然”的逻辑分析中，初步解开了预期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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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纱。 陆俭明认为“VA了”可以表示“偏离预

期结果”的语法意义。 陈立民指出“就”和“才”的

共同语义特征是表示“实际偏离预期”。这些都是

汉语研究者独立思考的结果，遗憾的是没有在理论

上进行总结。

将西方预期理论引入汉语研究的是吴福祥，他

主要以 Dahl的预期理论观念为基础，并将预期定

义为一种与人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通

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听说双方的知识

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密切相关。

汉语学界的预期研究大致可以以 2014年为界

分为两个阶段：

（1）2014年以前。研究者多针对表达预期意

义的语词、构式等展开讨论。这主要是微观层次的

讨论。篇幅所限，具体研究成果不再展示。其中有

两个重要的例外是袁毓林提出的“解反预期”和齐

沪扬、胡建锋提出的“超预期信息量、负预期信息

量”的概念，具有理论意义。

（2）2014年至今。除了继续进行个案研究外，

研究者开始对预期理论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这

些研究大多离开了国外的理论参照，是针对汉语问

题提出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操作，而且提出者大

多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青年学者。

2014年的 3篇论文，从对与预期相关问题概

括的角度开启了这一进程。陆方喆探究了反预期

标记的性质和形成机制，将其分为语气类、疑问类、

否定类、转折类。同时提出了判断一个语言形式是

不是反预期标记的两个标准。谷峰从述评角度对

国内反预期标记的研究做了梳理，归纳出汉语标注

反预期信息的语言手段有连词、插入语、副词、句

式、语气词、语序等六种。颜力涛将“预期偏离”分

为“目的预期偏离、情理预期偏离、背景预期偏离、

心理倾向性预期偏离、满足性预期偏离、无关性预

期否定、间接预期偏离、超预期量信息、负预期量信

息”等九类。

与事实相关的研究，万光荣、余承法首先用经

典信息量公式计算了预期与事实的量化关系，将反

预期程度进行了量化；陈振宇、姜毅宁通过对“应

该/该/必须”类句子的事实性考察，发现反预期对

此类格式的事实性解读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将这种

影响总结为“语义和谐”理论。

与预期量相关的研究，单威吸收了齐沪扬、胡

建锋“超预期信息量、负预期信息量”的观点并进行

了更加细致的探索；同样考虑到量在预期方面的

这些特点，陆方喆、朱斌将反预期称为“违预期”，

与“合预期”相对。

与预期类型相关的研究，强星娜和陈振宇、王

梦颖都以“竟然、偏偏”为例对预期的类型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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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强星娜不同的是，陈振宇、王梦颖区分了

触发预期的条件及预期本身，并从“条件”的性质，

如是类指还是个体指称的，对预期进行分类。

与正预期相关的研究，郑娟曼根据是否需要

语用推理提出了“所言预期”和“所含预期”，不需

要语用推理的为所言预期，“我说呢”关联的是所

含预期，“我说吧”关联的是所言预期，而“我说嘛”

则可以关联两种预期；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以

“果然”为例专门对正预期理论进行探索。文章指

出，“果然”是正预期标记。在“果然”的绝大多数

用例中，从条件推出的预期，说话者都怀疑它是否

真的能够实现，因此当它实现为真时，就出现了两

层预期结构：当前信息符合前面的预期，所以是

（正）预期信息；但不能肯定预期的实现，因此令人

感到意外。这些“果然”句表达的是说话者的小概

率预期。

本文基于以往研究成果，讨论以往研究中忽视

的一个重大问题：预期语篇的复杂性，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预期”是复杂的语篇问题，不能忽略“预期”

与“预期性”的区别，不能忽略预期表达的两个视

角，也不能忽略“条件部分”和“预期部分”的区别。

2.预期性“触发语”和“标记”的区分。预期性

触发语具有两面性：默认状态下的正/反预期信息

的规约表达，和非规约化时正/反预期信息表达的

倾向。

3.复杂的多预期语篇的分析方法。

4.非典型预期语篇的分析案例：以汉语的“瞧”

类祈使句为例。

二、预期是复杂的语篇问题

语用规则的本质是恰当性，而恰当性的核心是

认识主体的“预期”（expectation）。预期是认识主

体对事物真假、属性、价值等方面的预先认识或估

计。它既可以针对某一对象，也可以针对某一言语

活动。预期的产生是因为认识主体具有知识体系

和价值体系，从而对事物的发展具有“可预见性”

（predictability）。

继续讨论之前，先澄清一些术语的问题 。陆

方喆、朱斌提出用“违预期”来解决预期研究中反预

期外延不一致的问题。“违预期”既包括方向上与

原有预期相反（反预期），也包括量上超过（超预期）

或不及（负预期）原有预期。这种做法相当于把预

期做了质与量的区分。问题是，如果反预期信息有

质和量的区别，那么正预期信息也有质和量的区

别。质的正预期，如“他果然来了”；量的正预期，

如“报名需要 10块钱，他正好有 10块”。所以，如

果将反预期按质与量进行区分，正预期也需要区分。

实际上，既然已经区分了质与量的预期，也就

不必再用“违预期”的概念，直接称为“质的正预期

——量的正预期”和“质的反预期——量的反预期”

更加简明。本文沿用陈振宇、王梦颖“正/反预期信

息”和“正/反信息标记”的名称。下面是我们从预

期的角度对信息的类型进行的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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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宇、王梦颖提出了预期的认知模型，该模

型来自交际中的相对信息模型，如图 1。

相对信息模型决定了一个完整的简单的预期

语篇一般不是简单的一个句子，它会涉及四个不同

的部分 ：

1. 条件部分：认识主体（信息接受者）在事前

已获得的知识，称为“知识状态”，记为O，它是预期

产生的前提或条件。条件的指称不同，产生的预期

类型不同。

2. 预期部分：由 O可以推测的或预先估计出

的特定事件M的概率（或频率），记为 P（M|O），预

期部分主要用情态词来表达。

3.当前信息：从信道传给该认识主体的知识，

记为 P（M），这是认识主体当前感受到的信息。如

果语句出现了正/反预期标记，需要加在当前信息

句上。

4. 预期性：通过“| P（M|O）-P（M）|”的数值来

决定预期语篇的性质：是正预期信息还是反预期

信息。

前三个是语篇中的句子或小句，最后一个预期

性则是语篇的整体性质，如：

（1）[（张家）房顶漏了]，（所以）不希望下

雨，但竟然/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

条件 O：（张家）房顶漏了

预期 P（M|O）：（所以张家）不希望下雨

——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M）：（但）（竟然/偏偏）下起

了瓢泼大雨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对张家而言）

“预期”和“预期性”须严格区分。预期是说话

者对事件发生概率的主观估计，可以通过具体的语

句来体现；预期性是整个语篇的性质，没有专门

的语句来表达，主要依靠一些标记，如“竟然、偏偏”

等来判断，或通过语义推理得知。预期部分实际

上就是情态表达的语句，根据不同的情态意义分

为“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等；

按照产生预期的认识主体又分为“自预期、他预

期、常理预期、前文预期、行为主体预期”；按照产

生预期的条件的性质，又分为类指条件下的预期

和个体条件下的预期，简称为“类指预期”和“个体

预期”。

在实际的语篇中，预期的表达模式有两种，其

————————————————

图 1转引自陈振宇、吴越、张汶静：《相对信息价值与语言研究》，《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十八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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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21年第 5期。

例句及分析转引自陈振宇、王梦颖：《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

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 5期。“[ ]”内的部分是语篇中引发预期的条件 O。有下划波浪线的是预期 P（M|O）。有下划直线的

则是当前信息 P（M）。下同。

信道

信宿（信息接收者）
从信道传来的关于

M的知识

从已有知识O
推论出的关于

M的知识

图 1 交际中的相对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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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体现在主观视角的不同（如图 2）。

图中人脸代表说话者所在的位置，“—→”代

表说话者的视角。

1.下行视角。说话者关注的是预期语篇的条

件和预期部分；说话者站在 O的位置上说出表达

条件的语句，其目的是为了表达语用涵义P（M|O）。

例如：

（2）[你如果去的话，奶奶会高兴的]。

条件 O：你如果去的话，奶奶会高兴的

预期P（M|O）：（说话者）希望你去/你应该

去——意愿/道义情态（语篇中隐含）

当前信息 P（M）：？

预期性：？

“你如果去的话奶奶会高兴的”，在此条件下可

以推出“希望你去/你应该去”的概率P（M|O）很高，

说话者的这个预期是从条件通过推理获得的，是语

用涵义。这种情况下，“你”是否真的会去，说话者

是不考虑的，所以没有当前信息，也便没有了预期

性。再如：

（3）甲：老张在吗？

乙：他今天要上班。（所以应该在单位）

条件 O：老张今天要上班

预期P（M|O）：应该在单位——认识情态

（语篇中隐含）

2.上行视角。说话者关注的是预期语篇中的

当前信息，条件和预期部分仅仅是作为判断预期性

的依据而存在。此时，说话者站在当前信息 P（M）

的位置上，对此前的条件或预期的情况进行回溯。

如“你如果去的话奶奶会很高兴的，但你为什么偏

偏不去！”说话者关注的是“你怎么没去”，“没去”

这一结果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反，所以语句中出现了

标记反预期信息的“偏偏”。

在上行视角中，因为焦点落在当前信息上，所

以当前信息P（M）一般都需要在语形上得以显现；

条件O与之不同，它可以在语形上显现，也可以在

语境中隐含，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影响预期性的

解读；但预期 P（M|O）因为既可以从条件推知，也

可以从当前信息推知，所以一般不会在语形上显

现。根据显性表达的可能性等级，可以将以上规律

概括为一个等级序列：P（M）＞O＞P（M|O），越往

右，显性表达的可能性越小。

以往的预期研究中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预期

可能会隐含，因此，根据预期是否在文中显性表达

将预期分为：显性预期/所言预期，文中直接表达的

预期；隐性预期/所涵预期，语用推导得到的预期。

例如：

（4）我想他应该来，结果他没来。（显性

预期）

[这衣服很好看]，不过 [实在是太好看了

一点。]（隐性预期）

很好看→想买（预期 1），太好看了→过于

招摇，不敢买（预期 2）

但是，此前的学者没有准确区分条件与预期，

所以在使用“预期命题”这一术语时，即可能是指我

们所说的预期部分，也可能是指我们说的条件部

分。而一些所谓的显性预期的例子其实是显性的

————————————————

图 2转引自陈振宇、姜毅宁：《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2019年第 3期，但有较大修改。

凡未注明出处的例句均为本文作者自拟。

参见单威：《现代汉语偏离预期表达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郑娟曼：《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

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2018年第 5期。

推断——→

O P（M|O） P（M）

←——————————回溯

下行视角 条件

上行视角 当前信息

图 2 预期和谐与说话者的位置和视角

陈振宇 姜毅宁：预期语篇的复杂性及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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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预期依然是隐含的，例如：

（5）[她刚打算去上班]，竟突然下起了大雨。

条件 O：她打算上班

预期P（M|O）：（所以）她希望天气好——

意愿情态（语篇中隐含）

当前信息 P（M）：突然下起了大雨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以往的研究将整个语句看作显性预期句。实

际上，“打算去上班”是条件，条件引发了“希望天

气好”的预期，“突然下起了大雨”便与这一隐含的

意愿预期相反。

调查表明，在实际语篇中，显性预期很少，隐性

预期占绝大多数。甚至有的隐性预期很难确认，需

要进行多番的语用推导。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

“预期一般是语用涵义，而很少是字面意义”。

三、触发语的预期性倾向

陈振宇、王梦颖指出，一些语词或结构，“对语

篇的预期性有表达或提示的作用，它们分为两类：

在条件或预期句中的称为‘正／反预期触发语’，如

‘本来、说好的、毕竟、虽然’等；而在当前信息句中

的称为‘正／反预期标记’，如‘但是、可、竟然、居

然、果然’等”。下面加粗的部分为标记，加底色

的为触发语：

（6）反预期信息：

[说好的不去]，（嘿，你怎么自个儿偷偷地

去了？！）

[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他本来应该

来的，（但临时有事来不了。）

按理说，他应该已经工作了！（怎么现在

还没有毕业！）

（7）正预期信息：

[毕竟是亲兄弟]，他当然得帮忙，（果不其

然，下晚他就拿了 1000块钱给弟弟送去。）

[教授就是教授]，（这不，问题一下就解

决了。）

一般说来，做了亏心事，不可能那么心安

理得，（这些官员整天担心有人举报者有之，如

同惊弓之鸟者有之，铤而走险者有之。）（2000

年《人民日报》）

以上例句，如果隐去圆括号里的当前信息，句

子完全合法，相同语境下，语义的表达也不受大的

影响。因此，如果语篇中出现了预期性触发语，当

前信息便可以隐去。此时，显性表达的条件或者

预期成为焦点信息，预期性通过预期性触发语推理

而知。

然而，在语篇中，预期性触发语并不直接表明

当前信息和预期的关系，而是暗示可能存在某种倾

向。关于这种倾向性，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1.这种倾向性可能很强，有的甚至等于或接近

百分之百，如上面反预期的例句，去掉圆括号内的

当前信息部分，也会有强烈的倾向：“说好的不去”

倾向于认为是“去了”，“本来应该的”倾向于没有

如此，“按理说”倾向于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再如出

现了正预期触发语“毕竟、就是、一般说来”，即使

没有出现当前信息，也倾向于认为“会帮忙”“解决

了问题”“贪污者会有很多坐立不安的举动”。

2. 但是，预期性触发语没有加在当前信息句

上，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倾向性并不是百分百

的，会有相反的情况，甚至相反的情况还不少。这

说明，预期性触发语对预期性的启示是一种语用涵

义，具有间接性、可取消性，有可能出现反例。如下

面的反预期触发语被用于正预期语篇之中的例子：

（8）[说好的大餐]，终于吃上了！

他本来就应该来的！这不，他已经在那儿了。

——照理讲，应该是不可能会发布出来

的。——怪不得一直没有发布！

再如正预期触发语“当然”“自然”用在反预期

语篇之中的情况：

（9）[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

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

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鲁迅《藤野先生》）（在

————————————————

陈振宇、王梦颖：《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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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有当前信息“但鲁迅考得很好”）

[刚才史同志说过省里的办法]，自然应当

遵照， 省里有大军镇压，办事容易，敝县情

形，似乎不同。（矛盾《蚀》）

以上现象表明，预期性触发语存在规约化程度

的不同。那些规约化程度很高，反例极少甚至没有

的，如“虽然”，可以看作是专门的触发语，但这种

触发语非常少，而且受到语篇表达的限制，当前信

息反而需要显性表达；绝大多数预期性触发语的规

约化程度只能达到默认状态下倾向于正预期信息

或反预期信息这种程度。这些触发语具有自身独

特的语义结构内容，虽然能够用于正/反预期语篇，

但原有的语义内容还在，因此会出现既可以表达正

预期信息也可以表达反预期信息的现象。我们以

“说好的 X”为例来看非完全规约化的触发语是如

何实现不同语义的表达的。

“说好的X”字面意义是：X是已经约定好的事

情。既然是约定好的，便会倾向于按照约定办。所

以在下行视角下，说话者站在条件O的位置上，按

照大概率或者常理的方向对 M 的情况进行推断，

这是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过程，依靠的是预期所产

生的涵义，例如：

（11）我得按我妈妈的嘱咐行事，[出来前

说好的。]（王朔《我是你爸爸》）

条件 O：出来前说好的按妈妈嘱咐行事

预期P（M|O）：我得按妈妈嘱咐行事——

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P（M）：可以间接推出我是在或

将会按妈妈嘱咐行事

预期性：正预期信息

而在上行视角下，说话者是站在当前信息 P

（M）的位置上，对此前的条件或预期的情况进行回

溯。在已知“说好的 X”的情况下，说话者进行回溯

不是为了寻找当前信息发生的原因，而是对当前信

息进行主观评价，而如果是反预期的语篇，那么回

溯的信息价值就很高，如：

（12）[不是早说好的吗，98分以下的作业

马上告诉我？]

条件 O：说好 98分以下的作业马上告诉

我；考了 98分以下

预期P（M|O）：应该马上告诉我——道义

情态

当前信息 P（M）：没有告诉我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从预期性的角度讲，推断与回溯正好相反。因

此，在语篇中，有如下关联模式：

推断 回溯

关联度大 无标记 有标记 正预期语境

关联度小 有标记 无标记 反预期语境

当代汉语中“说好的X”，大量用于上行视角进

行主观评价，所以出现大量的反预期解读的例句，

产生了较大的倾向性。但它并没有完全规约化，下

行视角例句依然存在，数量也不算稀少。

四、多重预期语篇

在局部语篇中，可能只有一个认识主体的一个

预期结构存在，这样的语篇是“单一预期语篇”；或

者有多个预期结构，但相互独立，那么可以看成几

个单一预期语篇的简单加合。但也有可能存在多

个相互影响的预期结构，这时预期结构需要放在一

起才能解释，这样的语篇为“多重预期语篇”。一般

而言，多重预期语篇主要是指有两个预期结构的语

篇，可称之为双重预期语篇，预期结构超过两个的

语篇类型比较少见。双重预期语篇的类型很多，我

们这里分析其中十分常见的两种。

第一种是陈振宇、姜毅宁曾提到过的“解反预

期”：有人（甲）对一件事感到意外，因为与他的预

期不符；而认识主体（乙）找到新的理由，给出新的

预期，来说明这事是符合新的预期的，是正常的事，

从而将前面的反预期解除。 如：

（13）甲：[这大冷天的]，您老怎么来了？！

乙：[说好的大家伙一块儿来]，我当然得来！

预期结构一（甲）：

条件 O：大冷天的

————————————————

陈振宇、姜毅宁：《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2019年第 3期。

陈振宇 姜毅宁：预期语篇的复杂性及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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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P（M|O）：（甲认为）应该不来/应该不

会来——道义情态/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乙来了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预期结构二（乙）：

条件 O：说好一块儿来

预期 P（M|O）：应该来——道义情态

当前信息 P（M）：乙来了

预期性：正预期信息

对乙来说，这是一个上行视角有标记的例子。

“说好的X”在回溯时也呈现正预期信息，因为是出

现在解反预期语篇中。

另一种双重预期结构是“预期对立/反对”，主

要与转折句的语义表达相关。一般认为，转折句的

前一小句会产生预期，而后一小句与这一预期不

符。但王维贤、邢福义分别提出了下面这种例句：

（14）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

们；钱少，可是无需快跑呢。（老舍《骆驼祥子》）

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邢

福义《汉语复句研究》）

王维贤将此类例句看作是语用上的转折；邢

福义指出“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

隐含着“还是值得买”“我还是想买”之类的意思；

沈家煊认为这类语句需要在言域内理解。我们认

同沈家煊的观点，并将这种转折语篇称为言域转

折语篇。不过这种例句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两

个预期结构，暂以邢福义的例句做分析，重新编号

如下：

（15）[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 [质量是上

乘的]。

预期结构一：

条件 O：这种衣料很贵

预期P（M|O）：（所以说话者）不想买——

意愿情态

预期结构二：

条件 O：这种衣料质量上乘

预期P（M|O）：（所以说话者）想买——意

愿情态

这种语篇与当前信息无关，只有预期一和预期

二相互对立，说话者是在用“预期二反对预期一”。

这里的“但（是）”表达两个预期结构之间的对立（两

个预期相互否定）。同时，转折句的焦点在后一小

句，所以说话者最终的意思是预期二而不是预期

一，邢福义所谓隐含的意思便是预期二带来的涵

义，这是表达“反对前文的预期”的意思。但因为没

有出现当前信息，所以，既可能用于正预期语篇，也

可能用于反预期语篇，如下：

（16）[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 [质量是上

乘的]，（所以他会买），果然，他当天就买回来

了。（正预期）

[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

他本来想买，但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没有买。

（反预期）

语料库中这样的“预期对立/反对”的例子还很

多，如：

（17）于是公输般说：“[我知道怎样打败

你]，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当代网络语料）

说你给母亲吃好吃的，[让母亲一时口快，

觉得特别舒服]，但是[日后有病]了，那这算是

孝吗？（《梁冬对话罗大伦》）

五、非典型预期语篇分析

——以祈使的“（你）瞧”为例

邱闯仙认为“瞧”是预期标记，可以表达正预期

信息也可以表达反预期信息。 谷峰批评说，“瞧”

的作用是引导反预期信息，只不过有时标注的是违

————————————————

参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文集》第 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340页。

参见王维贤、张学成、卢曼云、程怀友：《现代汉语复句新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95页。

参见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第 303页。

参见沈家煊：《复句三域“行、知、言”》，《中国语文》2003年第 3期。

参见邱闯仙：《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201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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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听话者预期的信息。 郑娟曼则认为，谷文这一

理解比较牵强，虽然言者的正预期信息常常是听者

的反预期信息，但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位研

究者的观点都有可商榷之处。因为这个标记或构

式，涉及的是非典型的预期语篇，如果只从单一角

度分析，难免归纳不全。

“瞧”本义是视觉义动词，用于祈使句“瞧XP”

时，说话者是为了让听话者去注意 XP的内容，这

一般与预期无关，如“瞧这衣服，怎么样？”“瞧是

小王来了”；当“瞧”的内容“XP”具有褒贬倾向时，

语句往往与预期相关。邱闯仙将‘瞧’的这种预期

（性）标记用法归因于会话合作原则促动下语用推

理的结果。 邱文的观点和分析有合理之处，但该

表达式是否算作预期性的标记，还需要更多的证明。

我们的观点是，祈使的“（你）瞧XP”是规约化

程度较低的预期性标记，很多时候与当前信息无

关，而与当前信息相关时，正预期和反预期都有可

能。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规约化的方向既不是

正预期信息，也不是反预期信息，仅仅是预期性本

身。至于“（你）瞧 XP”表达的是正预期信息还是

反预期信息，需要根据具体语境来确定。

首先，我们根据 XP的性质将“瞧 XP”分为三

类：XP表示预期的条件，XP表示说话者的预期、

XP表示当前信息。第三种语料最多，这说明“（你）

瞧 XP”已经开始规约化了。

1. XP表示预期的条件，如：

（18）我告诉您，您瞧那么些萝卜糟蹋了，

你就不心疼吗？（电影《编辑部的故事》）

条件 O：（您瞧）那么些萝卜糟蹋了

预期P（M|O）：（说话者认为）你应该心疼

——道义情态

“瞧”用在条件部分，仅仅是作为说话者预期的

理据，预期是否符合当前信息，说话者并不关注。

所以本例中，说话者可能觉得对方心疼，也可能觉

得对方不心疼，具体要看语境信息。

2. XP表示说话者的预期，主要是表示说话者

对未来的预测，如：

（19）瞧吧，过会儿他就会来告诉你，你的

通行证没办下来。（王朔《橡皮人》）

条件 O：⋯⋯

预期P（M|O）：（说话者认为）过会儿他就

会来告诉你，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认识

情态

当前信息P（M）：那人走过来说通行证没

办下来

预期性：正预期信息

在这类例句里，虽然说话人用“瞧”强调这种预

期一定会实现为事实 ，但这不能证明“瞧”是正预

期性标记。因为“瞧”用在预期部分而不是当前信

息部分，所以会有例外，如：

（20）他神神秘秘地说：“瞧吧，过一会准

涨！”结果那天跌停板了。（当代网络语料）

条件 O：⋯⋯

预期P（M|O）：（说话者认为）过一会准涨

——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那天跌停板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3. XP表示当前信息。如果我们特别地去注意

一个为真的事物，这一事物不是和我们的利益等现

实因素有关，就是和我们的认知等知识因素有关。

如果信息价值足够大，则该信息应该是与某一方已

有知识以及由此知识推出的预期存在差异，邱闯仙

所谓的“反预期标记”的例子便是这一类。但这未

必是真的，我们还需要仔细考察具体的例句。

就信息价值高的语句而言，又分为两种：对说

话者来说，是说话者自己的感叹；对听话者来说，是

说话者告知听话者新信息。

一是说话者的感叹。该信息XP对说话者来说，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引发他的情感情绪，因此

都是自反预期的信息。但在程度上，又包括两种：

————————————————

参见谷峰：《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2014年第 4期。

参见郑娟曼：《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2018年第 5期。

参见邱闯仙：《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2010年第 2期。

陈振宇 姜毅宁：预期语篇的复杂性及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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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全与说话者的预期不符合，由此引起说

话者的感叹，主要以贬义感叹为主，如例（21），只

有少量例子是褒义感叹，如例（22）：

（21）我在她身边站定，对她说：“瞧这帮人

那醉生梦死的样子。”（王朔《玩儿的就是心跳》）

条件 O：⋯⋯

预期P（M|O）：（说话者认为）应该振作而

不是麻痹自己得过且过——道义情态

当前信息P（M）：（瞧）这帮人那醉生梦死

的样子

预期性：自反预期信息

（22）“瞧，多懂事儿的秀儿哟！”杨妈怜

爱地拉起她的手。（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条件 O：⋯⋯

预期P（M|O）：（说话者认为）很少会有年

轻人如此懂事——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瞧）秀儿懂事

预期性：自反预期信息

二是虽然说话者对该信息有所预期，但是说话

者对自己的预期信心不高，认为它不一定实现或具

有一定的实现难度，可以称为“小预期”，如：

（23）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

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

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

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你瞧

你瞧，又下上了。”（阿城《棋王》）

条件 O：（同学知道）王一生酷爱下棋；妹

妹来送别

预期P（M|O）1：（所以）很可能在下棋——

认识情态

预期P（M|O）2：（所以）应该和妹妹道别；

（不相信）在下棋——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预期性 1：正预期信息

预期性 2：反预期信息

小预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同学知道王一生酷

爱下棋，所以预计他有可能在下棋，这是正预期信

息；但今天是出发日，妹妹来送行，不相信他还在下

棋，这又是反预期信息。

郑娟曼认为“瞧，他又来了！”里的“瞧”传达

的是说话者在确定当前的事态符合自己的预期判

断之后满足、炫耀的口气，并未隐含听者先前存在

一个“他不会来”的预期。可能是无预期，甚至可能

是跟说话者相同的预期。 实际上，这里也存在预

期，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小预期：说话者根据对目

前的情况和“他”性格的了解，猜测“他”会再来，不

过，说话者对这一猜测不是那么有信心，所以是小

预期。现在“他”真的又来了，于是对说话者而言，

既可以炫耀自己的预期实现，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感

叹，即：小预期居然真的成真了！

二是说话者告知听话者新信息。“瞧”祈使句

可以用来告知对方有新情况 XP，提醒对方注意。

这种行为本身不一定与预期相关：可以是一般性的

告知，如“瞧，我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或者告知

时有一定的情感表达，但这一表达与对方无关，所

以不是促使对方做出反应，如“瞧我这倒霉劲儿

⋯⋯”邱闯仙所谓的“话语标记”用法，也主要指这

一类与预期无关的用法。

但当说话者提供的XP信息价值足够大，试图

以此引起对方的情感反应时，就需要该信息与听话

者已有的知识以及由此知识推出的预期存在较大

的差异，由此产生反对他人预期的功能，这也可以

认为是说话者在试图激起对方的意外情绪：

（24）“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

本免税酒。”我四处跟人吹她。（王朔《空中小姐》）

条件 O：进口货很罕见

预期P（M|O）：（听话者会认为）不会见到

——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瞧）我抽的美国烟，喝

的日本酒（进口的高等货物）

预期性：他反预期信息（对听话者而言）

有些例句很难判断是外在事物引起说话者的

————————————————

参见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再说“果然”——与（正）预期标记有关的问题》，《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 2期。

郑娟曼：《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201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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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还是说话者试图用这一事物去引起听话者的

意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交叉的类型：既表达自己

的意外，也同时希望听话者感到意外，如：

（25）瞧那卖糖果的小姐手指多灵巧，一

抓就是一斤一粒不多一粒不少。（王朔《你不

是一个俗人》）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类型也可能引出对立的双

预期结构。如下例：

（26）有话别不敢直说，憋在心里再憋坏

了。瞧人潘佑军，多男子汉，敢做敢当。（王朔

《过把瘾就死》）

条件 O：⋯⋯

预期P（M|O）：（说话者会认为）有话要直

说——道义情态

当前信息 P（M）1：（瞧）潘佑军敢做敢当

（有话直说）

当前信息P（M）2：（瞧）你有话不敢直说，

憋在心里

预期性 1：正预期信息（潘的表现符合说

话者的预期）

预期性 2：反预期信息（“你”的表现不符

合说话者的预期）

例（26）中，说话者将“他”的表现与听话者的

表现进行对比，“他”做得好，符合说话者的预期，

由此反衬出听话者做得不好，与说话者预期相反。

邱闯仙也关注到了此类句子，她认为这类例句

是说话者对第三方表示主观上的认同，第三方成了

说话人移情的对象。 但是，她没有注意到该句中

同时有针对听话者的一面，认同第三方的主要目的

在于对听话者表示不认同，听话者是说话者“离情”

的对象。

上例虽有两个预期结构，但是属同一个预期，

只是当前信息一分为二，分属两个对立的情景；下

例也有两个预期结构，但与上例相反，是同一个当

前信息，预期一分为二，分属两个对立的认识主体：

（27）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王

朔《玩儿的就是心跳》）

条件 O：⋯⋯

预期 P（M|O）1：（说话者怀疑）这面有蹊

跷，会造成问题——认识情态

预期 P（M|O）2：（听话者声称）这面没有

蹊跷，很正常——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的确吃出毛病来了

预期性 1：自正预期信息（结果符合说话

者的预期）

预期性 2：他反预期信息（与听话者的预

期不符）

这句话的语境是：故事主人公请警察吃面，警

察猜测有蹊跷，但主人公声称不是在腐蚀警察。分

手时，主人公却说下回公安局有事就找警察帮忙，

于是警察说了上面那句话。警察表示的是：现在的

情况符合自己一开始的猜测，而和对方声称的不符。

综上，可以将祈使的“（你）瞧XP”在诸多语篇

中的功能概括如下：

————————————————

参见邱闯仙：《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2010年第 2期。

祈使句 {
下行视角

上行视角

表达预期的条件

表达说话者的预期
{

{
自反预期

小预期实现

{
纯粹告知新信息

使听者意外 {

感叹

{
告知 听者预期和说话者预期相对立

听者与某方相对立（一般是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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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预期的认知模型的四个部分：条件、预期、当

前信息、预期性，在实际语篇中存在一个隐现等

级序列：当前信息＞条件＞预期，越往右越容易隐

含。预期最容易隐含，因为预期既可以从条件推

知，也可以从当前信息反向推知。这与预期表达的

两种视角相关，下行视角，语句表达的是条件，此时

预期是语用涵义；上行视角，是当前信息表达，凸

显它与预期和条件的关系，预期可以通过预期性

反推。

正/反预期标记是预期性的明示语，加在当前

信息部分，整个语句要么是正预期信息，要么是反

预期信息，不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有时一些语言成

分加在条件或者预期的部分，整个语句便会在预期

性上产生不同倾向，这些语言成分是预期性触发

语。它使语篇产生正/反预期的倾向，但这种倾向

未必是百分百的，会存在相反的解读。

语言中既存在单一的预期语篇，也存在多重预

期语篇，主要是双重预期语篇，包括解反预期语篇

和言域转折语篇等。解反预期语篇有两个相反的

预期结构，先反预期，后正预期，整个语篇凸显的是

正预期信息；言域转折语篇由两个对立的预期形

成，凸显的是后面的预期二，整个言域转折语篇既

可能用在一个更大的正预期语篇中，也可能用在一

个更大的反预期语篇中。

汉语中更多的是非典型的预期语篇，它们在预

期性方面规约化程度还不高，需要实事求是地分

析，才能澄清其复杂的功能分布。如表祈使的“（你）

瞧”，既可以表达与预期无关的内容，也可以分别用

在条件部分、预期部分和当前信息部分。用在当前

信息部分时，可以表达正预期信息，也可以表达反

预期信息；预期语篇结构既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

是多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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